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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历久弥新
———重温恩格斯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

王新生

摘要: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一道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

宗教的本质,而且亲身示范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富有成果的研究。
恩格斯始终站在时代学术的前沿,努力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区分了伊斯兰之前蒙昧时期阿拉伯宗教

文化存在着的从自然崇拜向偶像崇拜发展的两个阶段,发现了其后出现的一种向着一神教过渡的趋势,而

且阐释了这种过渡和伊斯兰文化的诞生是经济基础变化和社会历史转折的产物,尤其是揭示了伊斯兰文

化的新旧更替是一种吐故纳新式的“复古和返璞”①的实质。恩格斯关于阿拉伯—伊斯兰宗教文化的独到

的科学见解,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鼓舞和鞭策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

究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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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不仅与马克思一道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博览群书、吸收时代精

神的精华,始终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的学术前沿,对于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很多问题都有精

辟论述。特别是,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一起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而且他本人还对于阿拉伯宗教

文化的发展、伊斯兰文化的兴起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科学见解。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

这些科学论述,犹如沐浴熠熠生辉的真理之光,其理论真理、思想方法和问题意识历久弥新,始终是指

导我们进行宗教文化研究的指针和法宝。

一、恩格斯与马克思共同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

宗教可以说是与人类一样古老的人类本质现象的一种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具有的形式已经是歪

曲了的和走样了的”②,而且这种“歪曲和走样了的”反映又因时间、地点、民族和文化等等因素而呈现

出不同的阶段和样态;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

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③
几乎从宗教现象存在那一刻开始,历史上对于宗教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理解或理论,其中有中国

传统上具有代表性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说,有西方传统中代表性的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论,也有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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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各种宗教理论思潮,不一而足。同样,宗教本身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着力

阐发的一个主题。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超越所有其他宗教理论的根本之处在于,它把宗教现象放到人

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当中,放到克服人的“异化”和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的过程

中去定位,从而揭示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

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

片”①。
而对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确切含义,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那就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

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象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

间的力量的形式。”②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看来,宗教这种麻醉性的现象是与人的有限性相关的、受历

史发展阶段和人的认识局限制约而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和颠倒。在此,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关键认识是,在人类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漫长征程中,人们不能沉迷于宗教这

种“鸦片”所带来的麻醉,而是要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把在宗教幻象中被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

过来。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还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与科学的进步,宗教也会逐

渐走向衰亡,而这个衰亡过程对于每个以人生为时间度量单位的人们而言则是显得无限漫长的。因

为,“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

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

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

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自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

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③。
可见,迄今为止只有马克思主义把宗教放到人类通向共产主义的解放道路的大格局下加以分析

和研究,最全面、最深刻和最科学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恩格斯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述正是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用于具体宗教文化研究的一个值得效法的典范。

二、恩格斯划分了蒙昧时期阿拉伯宗教文化发展的阶段

伊斯兰之前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中心,信仰万物有灵。蒙昧时期

的阿拉伯宗教文化是由原始的闪米特沙漠信仰发展而来的。在阿拉伯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在贝都因

人当中,万物有灵论相当盛行,树木、岩石、洞穴、水泉和水井等自然物都受到极大尊崇。正如恩格斯

所指出的:“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

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④
在阿拉伯人的自然崇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于枣椰树、神石和水泉的崇拜。阿拉伯人的生活

中最为重要的树木莫过于当属第一特产植物的枣椰树了,单单麦地那的枣椰树就有百种之多。枣椰

树所结出的椰枣是除了骆驼肉之外阿拉伯人主要的固体食物,因此也成为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崇拜的

对象。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对石头的崇拜也十分普遍,例如,塔伊夫地方的拉特神就是以一块方形的石

头为代表的,彼特拉的左舍拉神则是以一块未经雕琢的长形黑石为代表的。⑤ 而阿拉伯宗教历史上

受到崇拜的石头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当属嵌入阿拉伯半岛最为神圣的圣所克尔白的一角之中的一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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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陨石,通常称为“玄石”。此外,“沙漠里的水井,有清洁的、能治病的、活气的凉水,故在很古的时代

已变成一种崇拜的对象”①。水泉崇拜中最为著名的是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对于麦加克尔白不远处

的圣泉渗渗泉的崇拜,这个井泉中的泉水对于环绕克尔白圣所的朝圣者们而言是圣水。
除了上述自然崇拜之外,蒙昧时期的阿拉伯人还流行过星宿崇拜和图腾崇拜。游牧的阿拉伯人

为了避开白天的酷热,通常在月光下放牧他们的牲畜,由此形成普遍存在的以月亮为中心的星宿崇

拜。就星宿崇拜而言,最为发达的是阿拉伯南方的拜星教②。而且根据公元8世纪的依沙克和希沙姆

的《穆圣本纪》的记载,伊斯兰教之前的麦加克尔白中曾经供奉有一只木鸽子和两只金瞪羚。在对鸽

子、瞪羚、老鹰、秃鹫和骆驼的敬重之中可能已经包含着图腾崇拜。当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上述

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还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还不知道具体

的造像,即所谓偶像”。③

在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已经从上述自然崇拜发展到偶像崇拜,尤其是对于欧

萨、默那和拉特三女神的崇拜最为著名。大多数阿拉伯人,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在崇拜当地

的神或女神。这样的一些神祇严格说来是部落神,还有一些则是主宰某些地理区域的“土地爷”。根

据《穆圣本纪》的记载,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对于阿拉伯人中间偶像崇拜的起源有这样的说法:
“我看到阿慕尔·本·鲁哈依在火狱中……他是第一个改变伊斯玛仪的宗教,树立偶像和制度化缺耳

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习俗的人。”④

尽管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学者们一般把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人

所敬拜的神祇归为如下范畴:一是在整个阿拉伯受到敬拜的至高神安拉;二是作为安拉女儿的“三女

神”———拉特、欧萨和默那(53:19,20)⑤,其中的欧萨特别受到麦加的古来氏族人的敬拜;三是努哈同

时代人的五个神祇(旺德、素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四是其他大约35个有名有姓的神祇,其
中的胡伯勒因为其人形偶像矗立在克尔白之中而最为著名。另外,阿拉伯人还在家中供奉家神,例
如:“在麦加的每个家庭的房屋里,都有他们崇拜的一尊偶像。”⑥那时的阿拉伯人相信,所有这些神祇

都有其创造能力,在世间事务方面比遥不可及的安拉更加活跃。⑦

就类似阿拉伯宗教文化这个阶段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偶像崇拜是略高一些的人类发展阶段的

特点;处于最低阶段的部落,连偶像崇拜的痕迹也没有……偶像一般都采取人形。”⑧后来阿拉伯考古

发现充分支持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有关阿拉伯人偶像崇拜的相关论断,例如,在公元早期的那些世纪的

铭文中就发现了阿拉伯人普遍存在偶像崇拜的证据。此外,公元5世纪安提阿的以撒(IsaacofAnti-
och)也谈及阿拉伯人向偶像欧萨献祭,还有6世纪的证据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莱赫米德(Lakh-
mid)皇室曾以拉特和欧萨起誓,并且以囚徒向她献祭。⑨正是因为阿拉伯人的头脑中充斥着五花八门

的偶像,所以当伊斯兰教的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向他们传布一神教,告诫它们不能以物配主的时

候,他们是无法理解的———“难道他要将许多神灵变成一个神灵吗? 这确是一件怪事”(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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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恩格斯发现了阿拉伯宗教文化向着一神教过渡的趋势

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宗教文化不仅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到偶像崇拜的发展,而且以偶像崇拜为

特征的多神教已经开始出现衰落迹象,在麦加及其周围出现了一个朝向一神教的运动。古莱氏人和

麦加部落联盟的经济扩张带来了其对于一种更为广泛的、阿拉伯人都可以接受的宗教的需要,特别是

在安拉的角色方面出现了一种扩展和增长,天界的权力逐步集中到了安拉身上,亦即“在更进一步的

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上”①。与其同时,在整个阿

拉伯半岛还存在一种共同的宗教语汇的传播。
研究表明,“纵使有一些地区性传统的发展,但是阿拉伯人形成了拥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传统的意

识,这种意识———连同共同的仪式行为形式、共同的赖哲卜月(Rajab)朝觐、共同的对于安拉及其‘女
儿们’的敬拜———又与下述深刻意识休戚相关:纵使不同的部落和氏族之间常见倾轧和斗争,古莱氏

人治下的麦加这样的城市具有政治野心,但是他们深刻意识到存在一些共同的经贸模式和政治效忠

模式,以及他们共同构成一个民族”②。
从《古兰经》的一些经文也可以看出,这时的阿拉伯人对于真主(安拉)并非一无所知,亦非毫不信

仰,但是他们只是把安拉当作一个遥不可及的创造神祇,认为这种高高在上的神祇与他们的日常生活

几乎没有干系。③ 只有在少数事关生死的情况下,比如海上航行等情况下,这个神祇对他们才有意

义。问题的关键是,在蒙昧时期人们眼中的安拉并非唯一的神祇,因为他们还把许多女儿(37:149)归
给安拉,其中包括上文提及的女神拉特、欧萨和默那(53:1921)。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向这些“配
主”寻求援助(6:136;10:18)。这就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所谴责的“以物配主”。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阿拉伯神灵世界出现的转折和变化一定是直接或者间接与

游牧民族的定居化有关,与绿洲和城邑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新的宗教需要有关,尤其是与麦加商业社会

的发展与新兴生活模式的出现有关。因为这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生活在其中的

背景,而这又反过来对于道德与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对此,恩格斯有过精辟的论断:“古代一切宗

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

件紧紧连在一起。”④

事实上,正是因为存在着麦加这样的商业城市生活模式和沙漠游牧生活模式的差异,阿拉伯宗教文

化并非各处都是一样的。尽管出现了朝向一神信仰的趋势,但是在形式上也没有完全固定下来,而且内

部也并非没有冲突。例如,在游牧的贝都因人与像麦加人这样的定居民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传统;
出现了带有膜拜的众神和众女神的扩散,此消彼长,沉沉浮浮;神明和精灵可以彼此靠拢或彼此分离;最
终,在对至高神安拉的崇拜为一方面,与对“他的女儿们”、其他神明和精灵崇拜为另一方面的两种崇

拜之间出现了张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每一次社会秩序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

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因此人们的宗教观念也发生变革。”⑤

恩格斯不仅注意到类似伊斯兰诞生前夜阿拉伯人宗教文化中所出现一神信仰趋势这样的现象,
而且揭示了这种现象发生的机制和原因,那就是:“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

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

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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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①

四、恩格斯阐释了伊斯兰文化由之产生的社会动因

伊斯兰教是随着《古兰经》于公元7世纪初在阿拉伯半岛中西部的麦加城与麦地那城的启示而诞

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阿拉伯社会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正如恩格斯1886年初在《路德维希·费尔巴

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阐明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

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
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仅仅在这些多数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

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②

公元67世纪,中东历史舞台被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这两个“巨人”之间的争斗所

主宰。就像当年华约和北约两大国际组织都努力争取相对弱小的中立国家支持一样,在6世纪和7
世纪波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也各自寻求扩大在阿拉伯的势力范围,以图压缩另一方的生存空间,而且

双方都通过酬劳边境上的半游牧部落来阻止游牧部落对于人员定居国家的侵扰。正是通过波斯边境

的希拉王国和罗马边境的爱萨西奈王国的桥头堡作用,以及传教士和阿拉伯商人的传播,外来宗教和

文化渗透到阿拉伯腹地。在外来的犹太教、基督教等宗教观念所带来的不同于原有部落集体人格的

个人意识的同时,阿拉伯人经商所带来的不同于传统游牧生活的全新生活方式,则进一步催生了个人

主义和金钱至上观念,这与传统的部落集体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形成张力。这种张力通过下述三个

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是商业社会的兴起。6世纪末叶,麦加商人取得了对于来往于阿拉伯半岛西部沿海边缘与地中

海之间贸易的垄断性控制。《古兰经》中提及冬季和夏季商队:“因为保护古来氏,因为在冬季和夏季的旅

行中保护他们,故教他们崇敬这天房的主,他曾为饥荒而赈济他们,曾为恐怖而保佑他们。”(106:1 4)传
统上,冬季和夏季的商队分别向南和向北行进。南下的商路通往也门,进而通过曼德海峡延长到非洲对

岸的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此外货物还可能通过海路来往于阿拉伯与印度之间。
实际上麦加的商业地位和发达程度超出人们的一般印象。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判断,麦加的商

业活动不仅在历史上是存在的,而且是大规模的贩运,并非只是止于自用:“当时,从麦加和塔伊夫出

发及南方来麦加的商业贸易活动,规模相当可观。一些商队的骆驼可达两千头,货物价值五万第纳尔

(金币)。每年从麦加发出的货物,据东方学家西林吉尔的估计,价值可达二十五万第纳尔,约合十六

万英镑。”③《穆圣本纪》中有关初到麦地那的穆斯林对于麦加商路的侦候活动的叙述也佐证了麦加商

业活动的大规模和高频次。④
《古兰经》的语言和观念也折射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新的伊斯兰文化最初是在阿拉伯新兴的商

业社会氛围中发轫的。除了上面提到的麦加的商业繁荣及其商队的经文之外,通过对《古兰经》中的

“商业—神学术语”的研究表明,它们不仅仅是解说性的隐喻,更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古兰经》
中可以归入此类的断言包括:人的行为被记录在“功过簿”上(69:19、25;84:7、10);最后审判是一种清

算(84:8);每个人都得到他的账目(69:26);公道的天秤被支起(就像交换银钱或货物一样),人的行为

被称量(21:47;101:69);每个灵魂因所作所为而抵押(52:21;74:38);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受到肯定,
他得到酬劳,或工钱(57:18 19;84:25;95:6);支持先知穆罕默德的事业就是借贷给真主(2: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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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11、17;64:17;73:20)等等。①
其次是穆鲁瓦制度的失效。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部落社会以血亲复仇和集体主义为中心的穆鲁

瓦制度无疑是一种残酷的社会机制,但是它也滋养了一种深刻的、强烈的平均主义,鼓励了人们对于

物质利益的漠然,从而慷慨成为一种美德,注重今生今世成为常态。穆鲁瓦制度在阿拉伯人那里长达

几个世纪一直有效,但是及至6世纪,这种制度已经无力回应时代的变迁,结果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夕

阿拉伯社会出现了广泛的不满和精神躁动。这种躁动源于外部个体主义观念的引入和经济生活带来

的金钱崇拜对部落社会集体人格和集体主义传统价值的挑战。随着商业的发展和贫富分化的出现,
个人身份开始从部落的集体身份中分离出来,这为个体接受与原有集体人格信仰的传统多神教不同

的新宗教提供了可能。
个体主义来自阿拉伯半岛周围更为发达的文明社会,主要是拜占庭和波斯两个强大的帝国。处

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包围下的阿拉伯半岛,通过这两个帝国边境的阿拉伯人附庸国加萨尼王国

和希拉王国渗入外部文化,同时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经商的商人带回文明奇迹的故事,带入外部文化

的影响,阿拉伯半岛内地的人们开始有了模糊和初步的个体意识。新观念的渗入带来了从根本上削

弱旧有公有道德的个体主义。例如,基督教的后世观念使每个人的永恒命运成为一种神圣的价值,这
就造成如何与部落理想———个人服从部落、个人的不朽寓于部落的生存———相协调的问题。

第三是金钱拜物教的出现。麦加的古来氏人从游牧部落时期起着宗教作用的“穆鲁瓦”集体主

义,变为定居和商业时期的金钱拜物教,认为金钱“拯救”了他们,感到他们依靠金钱而成了命运的主

人,有些甚至认为财富使他们不朽。这种建立在财富之上的“自足”膜拜意味着部落集体主义的解体。
进入经济社会之后,个体主义取代了集体主义,竞争成为新的规范。个体开始积累个人财富,不再关

心贫弱的古来氏人。每个氏族,或该部落较小的家族群体为分享麦加的财富而彼此争斗,面临着部落

在内耗中出现道德和政治上的自我解体的危险。
概而言之,古来氏人定居和经商之后,取得了与旷野游牧相比而言的“得救”和安全生活,但给他

们带来安全感的是他们的财富,主要基于个人努力之上的财富积累则催生了一些为富不仁的贪婪现

象。财富观念和个体意识与原有的部落集体主义形成冲突,伊斯兰文化作为新的上层建筑就是旨在

以安拉信仰为基础的新的集体主义取代原有的以血缘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并超克财富对集体主义的

侵蚀。正如马克思在回复恩格斯有关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的书信中所言:“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

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我很感兴趣……在穆罕默德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
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②

五、恩格斯阐明了阿拉伯宗教文化新旧更替的实质

作为一种新兴文化,伊斯兰文化在历史上对于旧有的蒙昧时期阿拉伯人的宗教文化的取代是在

对于之前的多神教文化进行一神教改造的基础上完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

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

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③
首先,伊斯兰教对蒙昧时期的宗教功修进行了改造。“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

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

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④伊斯兰教基于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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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教的改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伊斯兰教把蒙昧时期已经出现的、尚有“以物配主”倾向的唯一主

神论,发展为崇拜安拉、认主独一的一神信仰;把游牧部落原有的“酋长—诗人—卜人”权力结构收归

唯独掌握真主所降示的真理的穆罕默德之手;把杂乱无章的崇拜仪式改造为“五番拜”;把犹太教和基

督教的相关节期创制为斋月;把穆鲁瓦原始共产主义改造为周济穷人的课功;把原有带有多神崇拜和

祖先崇拜的麦加朝觐改造为以纪念和感恩安拉为中心的朝觐。而这种改造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伊斯兰

的“五功”制度,即“伊斯兰筑基于五件事项之上:见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履
行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和封斋”①。

其次,伊斯兰教针对蒙昧时期的多神信仰而确立了“六信”的信仰体系。“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

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

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
那么从属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会崩溃。”②

伊斯兰教不仅吐故纳新,确立了伊斯兰教的五大功修,而且确立了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归信真主

的人们! 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
使、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4:136)伊斯兰教信真主是独一的主,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

之前的多神教信仰;信天使是真主的仆人和崇拜者,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把天使误以为是真主女

儿的观念;信经典是来自真主的启示,所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们对于受到精灵(镇尼)蛊惑的诗人

和卜人的言辞的轻信;信穆罕默德和列圣是主的使者,所针对的是“有经人”对穆圣身份的质疑及其把

尔撒(耶稣)神化的错误;信末日实际上一是信万事万物都由真主前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

们所信的时间决定一切的宿命论,二是信来世天园和火狱的赏罚———针对的是伊斯兰教之前人们只

顾今生今世、不行善积德的陋习。当然,这六信在破旧立新方面的作用是相互支撑和互为补充的。③

第三,伊斯兰教是对于古老一神教的返璞归真。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既有一神教的关

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势不两立,实际上它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通常被统称为亚伯拉罕宗教,因为它们都认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为始祖。伊斯兰教所认可的先知不

仅包括阿拉伯先知,而且包括诸如阿丹(亚当)、努海(挪亚)、易卜拉欣(亚伯拉罕)、尔撒(耶稣)等等

“圣经先知”;伊斯兰承认属于《圣经》的“讨拉特”“则逋尔”“引支勒”为“天经”,其中有“光明和向导”,
但是因为其中也存在人为的篡改,所以只有“记录在一块受保护的天牌上”(85:22)的《古兰经》是无谬

的。所以,伊斯兰教把《古兰经》的教导看作是对先前的、有别于多神教的古老一神教(像犹太教和基

督教)教导的一种再肯定、一种去伪存真的更新,是恢复易卜拉欣的正教。《古兰经》中不乏这样的明

文:“你说:‘我们确信真主,确信我们所受的启示,与易卜拉欣、伊斯玛仪、易司哈格、叶尔孤白和各支

派所受的启示,与穆萨、尔撒和众先知所受赐于他们的主的经典,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

歧视,我们只归顺他’。”(3:84)
一旦认识到上述这一点,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一脉相承的渊源就再清楚不过了。因

为所有的先知和使者都是“穆斯林”,即都是些归顺神的旨意的人们,而且他们传布顺从全能的神,就
是传布“伊斯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斯兰教并非是诞生于公元7世纪的一种新的宗教,而是“复
兴”神通过在穆罕默德之前的众多使者们业已向每个民族启示过的那同一个宗教。穆罕默德不是来

改变先前的先知们所带来的信仰“一神”的基本教训,而是相继确证和刷新这一信仰“一神”的基本教

训。“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为报喜者,为警告者,为奉真主之命而召人于真主者,为灿烂的

明灯。”(33: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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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一立场及其与先前古老一神教犹太教的关系,恩格斯基于他那个时代的最新

考古和学术成果,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认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实质上是一种“复古和返璞”:
“从阿拉伯的古代碑文中显然可以看出,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和任何宗教运动一样,是一种表面上的

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璞。在这些碑文中,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的一神传说还占优势(像在美洲

的印第安人那里一样),而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只是它的一小部分。”①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不仅在学术上

言之有据,而且也符合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关系的实际。

六、结语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我们通过重温伟大导师恩格斯对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论

述,再次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真理性历久弥新。恩格斯亲身示范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博览群书、勤以思考、努力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始终站在时代学术顶峰的大师风范,永远值得我

们当代学人铭记和效法。特别是,恩格斯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的真知灼见给予我们巨大的理

论勇气,鞭策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更好地服务

于“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而不懈奋斗。

OntheTimelessTruthofUnfadingMarxistReligiousView
———RevisitingEngels’ExpositiononArab-IslamicCulture

WangXinsheng
(SchoolofPhilosoph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P.R.China;

CenterforJudaicandInter-religiousStudiesof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P.R.China;

BasicTheoryofUnitedFrontWorkShanghaiResearchBase,Shanghai200433,P.R.China)

Abstract:Engels,thegreatmentor,notonlysetuptheMarxistreligiousviewtogetherwiththe
greatmentorMarx,scientificallyrevealingtheessenceofreligionwithdialecticalmaterialismand
historicalmaterialism,butalsodemonstratedbyhimselfhowtocarryoutfruitfulresearchonArab-
IslamicculturewiththeMarxistreligiousview.Engelsdidhisbesttoabsorbtheessenceofthespir-
itofthetimesandalwaysstandattheacademicforefrontofhistime,notonlydistinguishedthetwo
stagesofthetransitionofArabreligiousculturefromnaturalworshiptoidolatryintheperiodof
pre-Islamicobscurantism,butalsoexplainedthatthistransitionandthebirthofIslamiccultureare
theproductofeconomicinfrastructurechangeandsocio-historicalturn,especiallyrevealedthatthe
essenceofthenewtake-overofIslamiccultureis“retroandreturntotheoriginal”.Engelsownsci-
entificdiscourseonArab-Islamicreligiousculturestillflashesthelightoftruthonthe200thanniver-
saryofhisbirth,encouragingandurgingustotakeMarxistreligiousviewandXiJinpingsnewagesocial-
istreligioustheory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stheguide,tobetterserve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and“HumanDestinyCommunity”withourtheoreticalresearchandunremittingstruggle.
Keywords:Engels;Marxistreligiousview;Arab-Islamic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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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0页。


